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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中国城设计师彭一刚：

培养大师的人
彭一刚给学生留下了许多

温柔的背影。

有时是伏案作画，满头银

发凑向桌前的图纸。有时是坐

在湖边，望着求是亭———不是

看风景，而是在监工。

每到期末，教室外墙挂满

了学生的设计图，走廊里的长

桌也被用作展台，设计模型一

字排开。他总是悄悄地过来，

在图纸和模型前挨个驻足，饶

有兴味，学生一看便知，是彭先

生、彭爷爷、彭院士……

那个有些许厚实，让人安

心的背影，再也看不见了。10

月 23 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天

津大学建筑学院名誉院长彭

一刚在天津逝世，享年 90 岁。

中国建筑界无人不识彭一

刚。他一生打造了许多标杆级

的建筑作品，但他晚年最满意

的作品，是自己的学生。

执教近 70 年，彭一刚被誉

为“培养大师的大师”。他的学

生里出了两位院士、四位“全国

工程勘探设计大师”。

“我最近满脑子都是彭先生，

想起他年过八旬，还来教室给本

科生讲开学第一课，讲如何认识

建筑、如何治学。新生们听得很入

迷，许多人的理想都是从这时候

开始树立的。有几年，先生腰不好，

拄着拐杖也要来。”天津大学建筑

学院教授高峰回忆，彭先生就是

这样，一生不知疲倦，为他热爱的

建筑与教育事业奔走。

2021 年 11 月 20 日，一条“准 90 后院士的设

计手稿堪称艺术品“的消息登上热搜。照片中这位

穿着素色毛衣的老人就是彭一刚。他右手握笔，眼

神专注，面前的图纸已画满大半。

有位老师将彭老的手绘图发到社交媒体上，

没想到突然火了。那四张图是天大新校区太雷广

场的景观设计初样。其中，那张带人像雕塑的图两

个小时就画出来了，足见他功底之深。

点赞的网友中有不少建筑学子，看到“彭一

刚”这个名字，每个人都有一段记忆。

“哪一个学建筑的没有临摹

过彭老师的钢笔手绘？”“建筑学

子绕不开的一座灯塔。”“彭老的

著作是我的建筑学启蒙读物，也

是必读的。”

足见他影响之深。

“这是几代建筑学人人手一

本的书。”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

院长冯刚说，近日他在整理彭老的手

稿遗作，看到《建筑空间组合论》（1983 年出版）原

稿，惊住了。几百页的书，上千张插图，全都由彭一

刚一笔一画手绘完成。

在科技时代，这听起来很慢。可他常和建筑学院

的师生说：“不要以为有电脑就万事大吉了。电脑可

以帮助我们表现很多视觉形象，但是一名优秀建筑

师最原始的想象，还是要靠手头功夫去激发。”

20 年来，冯刚一直跟在彭老身边，但次次都

要被他的“手头功夫”震撼。“那几张走红的图对先

生其实是小菜一碟。他的技艺在我心里是‘宗师’

级别的。”

“他画完的建筑设计图和最终建成的基本上

没有偏差。”高峰说。但那份细腻程度，是机器模仿

不来的，“这是‘匠气’”。

彭一刚的另一本著作《中国古典园林分析》

（1986 年出版），其中配图都是他去现场步测得到

的一手资料。“扪心自问，如今的建筑界，有几人可

将学问做到如此？”他的学生、“鸟巢”中方设计主

持人李兴钢说。

彭一刚的学问都是从实践中做出来的。

小学时，他无师自通，根据书上的图片用马粪

纸做了一门大炮；中学时，他用铅铸造了一艘 P40

型小飞机模型；高中时，他对内燃机充满好奇，买

书自学，连物理老师都夸赞他“研究得很深”。

既喜欢机械又喜欢绘画的他，报考了北方交通

大学建筑工程系（后并入天津大学）。他是新中国成

立后第一届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系学生。

那时，天津大学正热火朝天地进行八里台校

区建设，他和几位业务能力强的学生被选出来参

与设计工作。

新中国百废待兴，太需要建设者了。这次经

历，让彭一刚决定留校任教，为祖国培养更多的建

筑师。没想到，这一干就将近 70 年。

伦敦中国城、山东省平度市公园、刘公岛甲午

海战纪念馆、王学仲艺术研究所……他的众多建

筑作品成为城市一景。

因为在建筑创作、理论、教育方面作出突出贡

献，他曾先后获建筑界最高奖项———梁思成建筑

奖和中国建筑教育奖。

“彭先生走后，我感觉就像一面旗帜倒了下

来。作为后辈，我们要如何才能继承他的成就呢？”

冯刚说。

彭先生是一位怎样的老师呢？在高峰眼中，彭

一刚对细节抠到极致。

《中国古典园林分析》曾引得国外出版社争

相来要授权。能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海外是好事，

不过老先生还是顾虑重重。

“他很担心，不同的语言能

否将中国传统园林文化翻译出

来。比如‘庭院深深深几许’这

句古文，不仅有空间的意义，还

有隐含的意境。他要求对方，你

能用英文对照的名著来将它翻

译准确吗？等这人做到了，彭先

生才放心。后来，在美国一所大

学的建筑学院，这本书还被作

为课件使用。”

老先生的确是一个爱操心

的人。他一听到工程项目有事，

就要亲力亲为，“一大早就拎个

包，到设计院来看，盯着建筑师

画图”。一个问题，他总要掰开

揉碎了和大家讨论，直到弄透

为止。

身体好时，他每周都要带

着弟子去建筑现场走一趟。如

果看不清高处的墙壁图案，他

还坚持要爬上脚手架。烈日当

空，看到这个八旬老人的身影，

谁都得揪一下心。但他眼神一

如既往的专注平静，扫视每处

细节。

病情是近半年才恶化的。

“一个多月前，他还在电话里和

我聊工作。”高峰不忍去想。以

后遇到问题，再也听不到那个

熟悉的、宽厚的声音了。

彭一刚总是让人安心。在

冯刚记忆里，老先生不讲究打

扮，穿着朴实素雅。和学生相处

起来，他毫无架子，笑呵呵的，

亲和得像是家里的长辈。“我从

没见过他斥责哪个学生，说他

干得不好，而是一点点教育我

们应该怎么做。就像我，也曾干

砸过事。然而老师一次都没有

训斥过我，20 年来，连说话过

火、情绪激动都没有。”冯刚说：

“他知道我们认真在做，如果做

不好，他就想尽一切办法教我

“生活细节更能真实地反映人们心灵的本色。”

彭一刚在书中写过这句话。

生活中，彭一刚大部分时间也都在潜心治学。

他不爱应酬和社交，这点学生们都清楚。

“一旦有推不掉的应酬，在饭桌上他也不多待，

会经常看表。他觉得应酬的礼数太多。他不善于讲

客套话，也不抽烟，极少喝酒。”高峰说。

不过，除了做学问，他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爱

好：做模型。彭一刚家中有两面模型陈列的墙，摆满

了他亲手打磨、上色的仿真船舰模型。

要去探望他，却不知道要带些什么时，带上一

个新模型准没错。“各种航母、坦克、飞机，他尤其喜

欢飞机，基本上二战以来的机型他都做了个遍。几

千个零件，他对着图片一个个拼装起来，玩得不亦

乐乎。”高峰说。

但学生们也头疼，老先生拼的速度太快了。“学

校附近曾有一个卖模型的店，有次彭先生过生日，

我去找老板，要最新的一个军模，想送给先生。老板

一听，‘你说的是彭先生吧，不用找了，这没有他没

拼过的’。确实是，隔一段时间去他家，模型墙上总

要多几个新的。”冯刚说。

有空时，彭一刚还会和“院士圈”的老友聚聚。

院士相见，大概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场合？可这

几位耄耋老人却颠覆了大家的想象。三人排排坐，

一人拿着一个冰淇淋，可可爱爱。这张照片在网上

刷屏，网友称他们为“最强吃冰淇淋天团”。

彭一刚有一本画册，近三分之一是他为老友画

的肖像，其中就有跟他一起吃冰淇淋的周恒院士和

叶声华院士。

另外三分之二，是他为妻子画的素描，不同年

龄，从青春到白头。

妻子去世后，他把她的照片、肖像布置在房间

很多地方，那些目光所及就能看到的地方。这份偏

爱与温柔，被他永远留在那个洒满阳光的房间里。

彭一刚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冯刚还在整理着彭

先生的手稿原作，筹备展览和出版。高峰也在整理

彭先生多年的访谈随笔、会议资料，正推进出版文

集。天津大学新校区太雷广场的配套雕塑还没完

成，设计图初样是彭先生画的……

（付玉梅 来源：《环球人物》）

们怎么解决。”

这样一位师者，带出了全球建筑界许多闪亮的

名字：崔愷、段进、周恺、李兴钢、付绍辉……

2008 年，十余位彭老的学生在北京奥运会场

馆建设中“会师”，其中崔愷担任中国建筑设计研究

院奥运项目总指挥，李兴钢担任国家体育场“鸟巢”

中方设计主持人。

2007 年评全球十大华人青年建筑师，天津大学

独占五席，彭老功不可没。而在他看来，自己不过是

起到了师父“领进门”的作用。

“我心里明白，我对于他们是有一些帮助，但从

根本上说，还是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加勤奋努力加

机遇，才让他们在社会上站住了脚，并赢得了良好

的声誉。老师应当有自知之明，切不可把学生的反

应揽在自己身上，倒是应当反躬自问：是否尽到了

领进门的责任？”

“他的书人手一本”

伦敦中国城的设计师

偏爱与温柔

年轻时的彭一刚

草图

彭一刚的著作

彭一刚在指导学生

叶声华院士（右）和周恒院士的素描图

工作中的彭一刚

在建筑现场


